
2022年11月30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与
空间站成功交会对接。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
止境。

□ 陈牧野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F运载
火箭总体设计师）

“5、4、3、2、1，点火！起飞！”2022 年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长征二号 F 遥十五运载火箭点火升空，神

箭穿月，顺利将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与神舟十四号

乘组实现了在轨轮换，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阶

段的圆满收官。身为执行这一任务的运载火箭的参

与设计者，这一刻令我心潮澎湃，也显得意义非凡。

我生于 1992 年，那一年正好也是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立项的年份。2003 年，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

搭乘长征二号 F 遥五火箭进入太空，极大提振了国

人的士气。当时我才小学六年级，看着我国终于实现

千年飞天梦想，内心无比震撼，对浩瀚星空充满了向

往。彼时的中国载人航天，刚刚完成了“三步走”战略

的第一步，实现了载人飞船的发射。我的心中也种下

了一枚小小的种子，静待日后萌芽。

2010 年，我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攻读飞行器动力

工程专业。飞行器概论、火箭发动机等课程，进一步拉

进了我与火箭设计之间的距离。有一年，我得到了学院

的航天奖学金，奖品是一枚长征三号乙火箭的模型。我

如获至宝，一直将它放在家里的玄关处。读研期间，我

国实现了空间试验室的发射，完成了出舱行走、交会对

接等技术突破，实现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而我也在

毕业后成了一名设计师，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工作 4 年后，我加入到了长二 F 火箭设计团队这

个光荣的团体中。长二 F 火箭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型载

人运载火箭，是中国的“航天员专属列车”。有幸参与空

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和建造阶段的全部 4 次载人发

射任务，我感到无比自豪，与有荣焉。

火箭研制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设计师

们都会全力以赴。遥十五火箭的飞行可靠性评估值为

0.9895，为现役火箭最高。为了可靠性万分之一的提升，

大家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

身处火箭结构总体专业岗位，我的部分工作是负

责仪器的安装。在执行某次载人发射任务时，我在射前

流程中发现一块电池的安装操作难度较大，导致占用

了较长时间。针对这种难操作项目，最大的改进就是从

设计根源解决问题。任务结束后，我们立刻着手调整电

池的安装方式。在和相关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交流时，他

们发现通过改进电池的结构设计，可以更快消除这一操

作难点，便主动协调相关单位完成了改进。

“靶场质量双想”也是航天工作的一大特色。所谓

“双想”，就是大家通过对工作的预想和回想，定期集

中 开 会 讨 论 ，集 思 广 益 ，使 得 我 们 对 产 品、操 作 更 加

了解和熟练。特别是总装事业部的一些同事们，在每

一发的操作过程中，都会记下可以改进的地方，同设

计 师 一 起 讨 论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秉承着精益

求精的态度，和火箭一同成长。这也是我在这份工作中

的重要收获。

从 遥 十 二 火 箭 发 射 ，到 遥 十 五 火 箭 发 射 ，我 对

“ 神 箭 ”二 字 的 分 量 也 有 了 越 来 越 清 晰 的 感 知 。在

遥 十 五 火 箭 发 射 任 务 中 ，我 开 始 负 责 型 号 总 体 岗 位

工 作 ，也 开 始 了 逃 逸 安 控 岗 位 的 学 习 。一 次 次 全 面

的 故 障 演 练、针 对 几 十 种 不 同 的 故 障 模 式 精 确 到 秒

的 判 断 处 理 ，让 我 更 加 明 白 ，我 们 的 团 队 是 怀 着 怎

样 的 敬 畏 之 心 去 对 待“ 载 人 航 天 ，人 命 关 天 ”这 8 个

字的。

遥十五火箭发射要面临极寒的环境挑战。为此，我

们从各系统分别展开分析，梳理薄弱环节，采取各种技

术 ra 措施，保证火箭处于最适宜的温度状态。发射当

天，我和同事一起，拿着温枪对关键部段测量温度，看

着温度满足要求，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下了。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我虽然不是航天

员，但我们的岗位同样是“离宇宙最近的地方”，同样能

感受这伟大的浪漫。

在离宇宙最近的地方 感受最伟大的浪漫

2022 年 10 月 16 日至 22 日，党的二十大召
开。阅读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你会了解这 100 年
来中国共产党都在关注什么问题。

□ 张 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

我拨通了“大眼睛”苏明娟的电话，约她做一次采访。

2000 多 名 中 共 二 十 大 代 表 中 ，她 的 面 孔 是 我

们 较 为 熟 悉 的 ——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的 走 廊 里 ，那 张

1991 年 拍 摄 于 安 徽 省 金 寨 县 的 希 望 工 程“ 大 眼

睛 ”照 片 ，与 很 多 经 典 作 品 一 起 ，组 成 了 一 条 时 光

走廊。

曾经面临失学风险的“大眼睛”长大了。她读了

大学，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发起了

一项助学基金，4 年间筹集了大约 490 万元，参与建

设了 5 所希望小学，最远的在西藏，就叫“大眼睛希

望小学”，她专门去看过那里的孩子。她对我说，自己

做得特别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去”。

中青报这一次有关苏明娟的二十大报道，在不

同社交网站上了热搜，“希望工程大眼睛当了二十大

代表”微博话题阅读量是 1.6 亿次。大量的媒体随后

发布了“大眼睛”今夕对比照。

人们在感慨什么？显然有时间的力量。

每个记者都会好奇这种问题：那些因为种种因

素进入过我们视野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时间总会给出答案。

万人大礼堂里，找人并不容易。二十大上，我的同

事李隽辉，借助长焦镜头，从人群里找到了“卫国戍边

英雄团长”祁发宝。确切地说，最先认出的是祁发宝头

上的那条伤疤。伤疤是 2020 年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

突的产物，对和平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来说，它也是一

条界线，标记“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界线。

我们还见到了十几年前“千里背母上大学”的主人

公刘秀祥，如今是贵州的一位中学副校长。这些年，他

骑坏了很多辆摩托车，把辍学的孩子劝回教室，他相信教

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二十大闭幕那天，他站在人

民大会堂里对记者们说：“希望大家忘掉过去那个背母上

大学的我，我现在只是一名大山深处的普通教师。”

没有人会真的忘掉那个背母上大学的身影，特别

是那些曾经被激励过的人。中青报报史长廊里，就定格

了一位类似的新闻人物李勇，他的故事曾被改编为电

影《背起爸爸上学》。多年以前，我和同学在观看这部电

影时哭得稀里哗啦。今天，时间已经把所有的情节都从

我脑海里抹掉了，但那种力量还在。

出于职业习惯，我会好奇一些细枝末节，比如苏明

娟当年在教室里被拍到时，穿的那件衣服去哪儿了。其

实，报纸上发表“大眼睛”照片时，她一点也不知情。她

读四年级时，有位叫李万的军校学员写信到学校，想确

认报纸上的“大眼睛”是谁，希望提供资助。苏明娟没有

认出照片里的自己，但感到照片上的衣服“好像在哪里

见过”，她把信和报纸都带回了家。她妈妈从衣柜里翻

出了那件衣服。

李万如约资助她到小学毕业。在那个年代，很多孩

子，特别是女孩，会因为几十元的学杂费而失去受教育

的机会。回想起来，我身边也有过那样的孩子。

苏明娟说，她仍然保存着那件格子外套。她很少用

自己的童年经历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完全是两个时

代的人”，她们没办法想象。30 多年的时间，让那件外

套老化了、脆弱了，但是，与贫困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对

贫困的记忆会牢牢地附在那件外套上面。

其实，这种记忆离我们并不太远。国家在 2021 年

宣布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它并不容易，要知道，这是

中国共产党 100 年间实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

二十大开幕前，我把 100 年里每一次党代会的报

告都尽量找来读了一遍，试着去了解这 100 年来的党

代会都在关注什么问题。一百年前，陈独秀、杨明斋等

12 位中共二大代表，代表 195 名全体党员，在大会宣言

里写下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们显然已经讨论过

财富分配问题，提到了“规定累进率所得税”“改良工人

待遇”，以及“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这与

“大眼睛”的上学之路是遥相呼应的。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画风”。从那些文件里，可以知

道“小康”这个目标是什么时候写进去的，“现代化”三

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可以看到“一要吃饭，二要建

设”。当然，那些变化的后面，看得到时间的力量。在这

漫长时间里，许多观念、许多计划都在改变，因为，“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长期以来，中共党代会都是“站在世界地图前”召

开的会议。正如一位意大利籍学者所说的，世界上大部

分地区都在仔细观察中国。

二十大闭幕后，最后一批走过“党代表通道”的代

表，离开人民大会堂前，互相击掌庆祝。他们将手按在

一起，齐喊了三声“加油”。这些人里有快递员、采油工、

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也有中学教师。对他们来说，大

会闭幕了，更多的需要去“加油”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在

2022 年和 2023 年交接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想起了这个

小小的、没有被镜头注意到的“加油时刻”。

大会闭幕了 更多需要“加油”的工作刚刚开始

2022 年 9 月，大学校园迎来又一批新
生。今年是恢复高考 45 周年，尽管高考
不再是年轻人唯一的成才之路，但知识依
然改变着命运。

九月

时光流转中时光流转中，，我看到你奔跑的身影我看到你奔跑的身影

□ 张昊博 （大一学生）

高 中 流 光 溢 彩 的 生 活 随 着 高 考 结 束 的

铃 声 悄 然 远 去 。 我 还 记 得 ， 当 最 后 一 场 考

试 结 束 的 铃 声 响 起 ， 我 如 释 重 负 ， 又 仿 佛

一 下 子 失 去 了 重 心 ， 进 入 某 种 真 空 状 态 ，

一 时 竟 不 知 该 干 些 什 么 。 那 种 面 对 未 知 的

茫 然 充 斥 着 全 身 ， 使 我 不 敢 去 想 象 未 来 的

生活。

于我而言，高考就像一道海岸线：在此

之前，我一直在岸上生活；现在，则是自己

去无边无垠的大海中探索。如果说，高中是

对日复一日“三点一线”的轨迹了如指掌的

“全知”生活，那么，大学时期迎接我的将

是无限的未知。

在大学校园里，我感受到了一股充满活

力、自由向上的青春气息。随意走进一间教

室 ， 不 难 感 受 到 学 生 们 静 谧 自 律 的 氛 围 ；

与 同 学 交 往 时 ， 大 家 讨 论 的 是 关 于 政 治 、

经 济 等 领 域 的 时 事 话 题 ， 是 “ 知 至 至 之 ，

可 与 言 几 也 。 知 终 终 之 ，可与存义也”等

奥义，是原子结构的科学原理⋯⋯这或许就

是大学之道的内涵所在——不功利、无拘束

地 在 知 识 海 洋 中 畅 快 遨 游 ， 然 后 再 择 一 业

“务实笃行”。

我所学的材料专业，是不少同学调侃的

“天坑”专业之一，却是我一直以来的志趣

所在。高中时，我就很喜欢做实验，惊喜于

每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也为新材料的出现

如何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而无比感慨。

后来在做各地试题时我发现，试卷上的

很多题目都是与最前沿的尖端技术相关。比

如，物理的磁场问题，会以电磁弹射系统为

场景，这是应用在航母中的核心技术。这时

我才深切意识到，原来所学的知识与现实是

如此息息相关，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想学习前

沿技术的决心。

材料科学与工程是我所在大学里的“双

一流学科”，专业建立的时间虽短，授课的

却都是业内顶尖教师，许多科研项目也都直

接服务于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上课时，

老师常常会与我们分享他们所做的研究课题

以 及 线 上 各 类 前 沿 讲 座 、 研 讨 会 。 这 一 学

期，我不仅开阔了眼界，还构建了全新的知

识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硅优异的半导体性能，

使其成为制作计算机芯片的主要元素，从而

使芯片行业产生了变革式发展，推动人们身

边的电子产品不断更新迭代。由于国外的技

术封锁，我国对芯片的研究也更加迫切，材

料学科正是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的关键一

招。我期待自己不仅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未

来也能在更多“卡脖子”技术上取得突破。国

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与新

材料、新能源的研究息息相关。我深信：自己

的专业正是一条值得青年不断深耕、努力奋

进的新赛道。

与中学不同，更多的生活细节织就了一

个大学生丰富多彩的日常。比如，我很喜欢

清晨沐浴着阳光，走在充满活力的校园中，

看食堂窗口上方冒出的氤氲热气，听教室里

传来的学术讨论的声音。我也很喜欢闻空气

中夹杂着的青草芳香，听树叶沙沙作响，然

后捧起自己喜欢的书，与作者展开一场“沉

浸式”对话。落日余晖下，我会到操场中尽

情奔跑，挥洒汗水。

学校的图书馆里，排布着琳琅满目的书

籍。打开一盏颇具年代感的台灯，历史的厚

重感铺展开来。置身其中，我真正感受到自

己的渺小：在知识的海洋面前，只有激流勇

进才可能获得一身“流线型肌肉”。也只有

埋头苦读，抬头实干才能开创一个更加光明

的未来。

走进大学
我好像跨越了一道海岸线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 陈晓曦 （医生、考研考生）

12 月 ， 我 都 在 一 种 飘 飘 忽 忽 的 状 态

里，一边挣扎、一边努力，希冀着早日“上

岸”，考上目标中的硕士院校。然而，随着

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与我所在城市疫情形势

的变化，“上岸”于我而言，又有了另一重

意涵。

我是一名医学生，本科毕业后，因为没

能保研，暂且在老家的医院找了一份工作，

随即被单位送到省会一家三甲医院规培。规

培的意义，是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参与正式

工作，其间，我发觉得自己的知识与能力还

不够用，因此萌发了考研的念头。

三甲医院的规培并不轻松，但凭着工作

之余“挤”出来的时间，我自认取得了一些

复习成果。但是，进入 12 月后，日渐增多

的新冠感染者来到医院求诊，加上许多在医

院实习的研究生提前返乡，我一下子让忙了

起来。考研前的“冲刺”规划，也因此被打

乱 得 七 零 八 落 。 正 是 在 这 时 ， 我 有 了 考 研

“上岸”之外的另一个期待，那就是这波疫

情高峰早日平安度过，让身在一线的医务工

作者能有一段“上岸”休息的时间。

今年的考研初试，被安排在 12 月 24-26
日。考研前一周，我掰着手指数了下日子，

马上意识到：哪怕依照最乐观的估计，本地

医务工作者的“上岸”时刻也一定是在考研

之后。果然，第二天，医院就通知我们：之

前的排班表作废，仍在科室的每个人接下来

两周都要额外轮班。面对患者的需要，顶上

一线是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我

学医的初心，也是众多前辈对我的教诲。但

是，额外轮班和考研时间的冲突，也让我备

感纠结。倘若真要延迟一年考研，我纵然不

会抱怨，但难免会感到遗憾。

或许是命运想跟我开个玩笑，新排班表

执行的第二天，我就发起高烧，抗原测试显

示，我感染了奥密克戎。医院随即让我撤下

一线，等到转阴再回来上班。按理说，我该

在家好好休息，但我心里想的却是“这下可

以考研了”。只要是备考过的人，一定明白

这种为了实现目标拼尽全力的感觉。随着高

烧消退，我虽然仍未转阴，确认政策允许阳

性考生参考之后，我决心“带病上阵”。

能回到校园潜心学习、培养专业专长、

站上更高的起点，对我来说就是一道值得追

求 的 “ 岸 ”。 而 在 对 疫 情 “ 上 岸 ” 的 期 待

中，我也并不认为度过了这波感染高峰就能

万 事 平 安 ， 只 是 相 信 防 疫 政 策 调 整 后 的 生

活，必然会在“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中逐渐

回归正常。很多时候，不论是就个人还是社

会而言，我们追求的“上岸”，都不是最后

的终点，而是一个走向新旅途的起点。也只

有看清这了一点，我们才能抱着平常心朝着

目标前进，而不至于因为一时的得失在心态

上“破防”。

开考之前，我在为阳性考生准备的隔离

考场里宽慰自己：只要不把之前已经复习透

了的知识点忘掉，初试的成绩就没有理由太

差。但第一科开考后，尚在康复期的咽痛、

肌肉酸痛等症状，还是让我有些头晕目眩，

不知自己到底发挥出了几成实力。

人生中的很多事情，注定无法如我们所

愿。在今年考研中遇到困难的人，也不只我

一个。我的两个朋友，分别因为医院加班与

发高烧的缘故，放弃了今年的考试。相比之

下，就算我未能考中，能在实战中检验复习

成果，也已经是一种幸运。不论我的成绩是

高是低，每天的太阳都会照常升起。我的身

体一天天恢复，很快就将重返规培岗位，继

续为求医问诊的患者服务医问诊的患者服务。。我相信我相信，，只要努只要努

力力，，““岸岸””就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我们就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我们，，我我

们也终会有抵达那里的一天们也终会有抵达那里的一天。。

“岸”就在不远的前方
只要努力终会抵达

2022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卫健委发
布公告，新冠病毒感染回归“乙类乙
管”。与此同时，2022 年全国研究生招
生考试如期举行。

十二月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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